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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临写书画由简到繁，由小到大，最长

一幅长卷费时一周，临画了黄公望的《富

春山居图》，长约6米。自己还学会了初

步的裱画技能，常裱些小品送亲友，颇有

成就感。

旅游是自己更胜于书画的爱好。为与

大家分享自己积累的旅游知识，我于2000
年一考通过了全国导游统考，成为四川省

第一个“银发导游”，在多种媒体报道后

引起轰动。因不满业界一些不良潜规则，

我从不带队导游，多从事对导游的培训讲

课及导游词的编写工作。只有一次例外，

被省旅游局选入十多人的导游组，为国务

院在成都召开的第一次西部大开发会议的

各省会议代表作导游讲解。

平时做的最多的是为省内外亲友及广

我们俩的水利人生
○赵洪林  冯婉玲（1967 届水利）

我们俩于1968年9月被分配到甘肃，

先后在兰州部队农场锻炼，农场锻炼后

结婚。后在甘肃省农宣队搞农村工作，在

靖远县当公社干部。直到1971年9月，才

被抽到甘肃省一项大型水利工程——“靖

（远）会（宁）电力提灌工程”上。

该工程从黄河提水，最大提水高度

529米，设计流量12立方米每秒，灌溉面

积30万亩，总干渠长72公里，主要建筑物

有泵站、渡槽、隧洞和倒虹吸等二十几

座。工程是在持续大旱10个月的紧急情况

下全面开工的，口号是“大干400天，水

上河畔川（总干渠全线通水）”，三万民

工齐上阵，工地到处热火朝天。当时，水

利工程技术干部十分缺乏，一个技术干部

就要承担十多公里长的总干渠渠道及其各

类大小建筑物的施工技术负责。由于人手

不够，就给每个技术干部配备了三四名中

学毕业的民工当徒弟。

赵洪林一开始就承担了一个长656米
的总干隧洞施工任务，因为是头一次接触

实际工程施工，开始还真有点摸不着头

脑，只好一方面向有经验的老同志请教，

一方面翻开书本抓紧复习、熟悉业务，边

学边干。为了加快施工进度，还开了一个

支洞，四个工作面日夜施工，每天都要忙

于测量放线，指导开挖、衬砌、回填、检

查质量等，工作十分繁忙。经过十个月的

紧张施工，隧洞顺利竣工，质量良好，中

线、高程偏差都在毫米级。

大游客作义务导游，讲解成都的武侯祠、

杜甫草堂、都江堰三大景点，十多年来应

有千余人次之多。我的讲解风格有：1. 结
合现实讲历史，即以人为镜，可以明得

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2. 借助楹联

点评人事，楹联短小精炼，既可欣赏写作

技巧，又可感悟内容哲理。3. 积累史学研

究成果，丰富自己的资料，使言出有据，

讲解更有深度，大家游有收获。我的每次

讲解几乎都以听众热烈的掌声结束，当大

家知道我是毕业于清华的理工出身，更是

赞叹不已。

十多年来，在自己的非专业领域做了

一些工作，感觉非常充实，也因此实现了

蒋南翔校长提出的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

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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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婉玲承担了总干八泵站及其上下游

15公里长的渠道和十几座桥涵等建筑物施

工，由于战线长，也忙得不亦乐乎。记得

有一次，她在总干八泵站泄水闸放线时，

不小心被附近拆下来的一根方木砸到腰

部，腰痛难忍，她也没有顾上去医院看伤

病和休息，第二天带着伤痛又赶到几公里

外的另一个急待放线的工地去测量放线。

就这样苦干、大干了几个月，按时完成了

任务，保证了总干渠按时通水。之后，我

们又转战到两条干渠上施工，先后共完成

泵站、渡槽、变电站等多座建筑物及渠道

的施工任务。

在施工方面取得一定经验后，我们先

后又承担了另外两条待开工的干渠勘测设

计工作，参与了渠道线路勘测，完成了泵

站、渡槽、隧洞、倒虹吸等十几座建筑物

及干渠渠道的设计任务。在设计工作中给

我们留下深刻记忆的是1977年11月25日，

在灌区冬灌即将结束的前一夜晚，总干渠

6号渡槽因出口渐变段漏水，冲刷并掏空

了最后一个排架的基础，造成排架倾倒致

使槽身跌落，并发生连锁反应，像多米诺

骨牌一样，排架和槽身一个砸一个，22跨
330米长的大渡槽在几分钟内全部倒塌。

事故发生后，为了不影响第二年的春灌，

省上决定必须在冬季三个月内完成该渡槽

的改建加固任务，并要求设计工作要在施

工前一个月内完成。省水电勘测设计院认

为时间太紧，不接受此项设计任务，工程

指挥部只好自己承担，并把这一任务落实

在我们俩头上。我们俩不分昼夜、加班加

点，按时拿出了设计成果，并通过省上水

利专家的审查，保证了施工顺利进行并按

时完成重建任务。完成此项任务后，赵洪

林的体重减少了10斤。

在靖会工程上我们干了十个年头，在

施工、勘测、设计方面的业务能力上都得

到了很大锻炼、提高。

1980年5月，我们被调到定西地区水

利处勘测设计队工作，冯婉玲任副队长，

后来又由赵洪林先后任副队长、队长，负

责全地区水利工程的勘察设计工作。1983
年9月，冯婉玲被破格提拔为定西地区行

署副专员。接到通知后，她十分为难，因

为她很不愿意也不擅长搞行政工作，几次

向组织表明自己难以胜任，要求保留在水

利工作岗位上，但因调令已下难以辞掉。

后来不久，在组织部门的推选下，她考入

了中央党校培训班，进修了两年。从党

校回来后，在她的要求下，1986年11月我

们俩又一起被调到甘肃另一项大型水利工

程——甘肃省景泰川电力提灌二期工程，

是当时全国提灌工程的“中华之最”，从

事工程建设管理工作，冯婉玲任副总指

挥，赵洪林先在质量安全处，后调到工务

处任副处长。

在省景泰川电力提灌工程基本建成

后，冯婉玲于1993年5月调入甘肃省水利

厅任副厅长，2000年5月任巡视员，2003
年4月退休。赵洪林于1994年4月调入甘肃

省工程质量监督总站，任副站长，至2001

赵洪林、冯婉玲学长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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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0月退休。冯婉玲退休后，又先后担任

了一届甘肃省水利学会理事长及甘肃省水

利志编辑部主任，直至2014年8月水利志

（续志）正式出版发行后，才算退出水利

工作岗位。

总结我们一生的工作经历，都是在水

利战线上奋斗，先后从事了水利工程施

工、勘测设计和项目建设管理工作。在大

学里学到的水利专业和基础理论知识为我

们顺利完成各项工作打下了基础，在此

我们深深感谢清华大学的老师对我们的教

导，感谢母校的辛勤培养。同时，我们从

实践中也深深体会到，水利事业确实是

一项为民造福的伟大而崇高的事业，每

当我们回想起自己亲手参与建设的工程

项目区荒滩变良田，灌区老百姓的生活

以及区域内经济、社会、环境发生了翻

天覆地变化，就不由得从心中产生出无

比的喜悦和欣慰，这就是我们水利人生

的梦想吧。

清华老师的关怀伴我一生
○王曰平（1963 届水利）

2017年9月，是我们清华入学60周
年，回顾一生，感慨良多。清华老师不

仅教会我们专业知识，也教我们如何做

人，还是我们事业上的领路人。每当我

们在工作中取得一点成绩，总有清华老

师的关怀和支持。这里简记几件往事，

以表心怀。

1963年1月，我毕业后分配到水电部

水电安装工程局机电安装处（新安江）工

作，心想安装工作就是“榔头、扳手加黄

油”，没有什么好学的。是姚志民老师鼓

励我，要趁此机会将水轮机结构搞熟，多

看些书、资料。所以我就利用下班时间去

看书，每天要看三四个小时，不到两年把

到新安江工程局、新安江电厂资料室、图

书室的机电资料都看完了。

1974年，水电部要我主编并组织编写

《水轮机安装》一书，这十年安装队的经

历非常有用。姚老师提供了各种各样水轮

机结构的小图纸（讲义上用的），这不用

缩小即可用作插图，使我减少很多工作

量。此书约55万字，已于1978年由水利水

电出版社出版，很受同行们的欢迎。

1978年9月，我第一次出国，从奥地

利、瑞士考察回到北京，姚志民老师组织

了水动教研室的老师们来听我介绍考察情

况。记得参加会的除姚老师外，还有赵敬

亭、高建铭、梅祖彦、林汝长、江文琴、

朱爱菁、王曾璇等老师，这对我是很大的

鼓励。

1974年夏，赵敬亭老师来到富春江，

参观我厂自力更生制造的3#机组，当时是

国内最大、世界第四的轴流转桨机组。他

从水轮机层到发电机层仔细观看，听听声

音。当从受油器层下来时，连说三声：真

不容易，真不容易，真不容易！这对我也

是很大的鼓励。1984年，台州水泵厂要我

推荐技术顾问时，我就推荐了赵老师，他

满口答应并与我一起到临海，受到台州地

区有关人员的热烈欢迎。这年5月，富春


